
 83

第五章  《花間集》風土詞的藝術技巧  

詩詞的創作，基本上來自情思的興起，然而如何運用語言文字，來呈現作者

心目中的情感思維，此時就須仰賴詩人的慧眼與巧手。「蓋詩人之情思與意念，

欲以文字展示意象於外之時，須巧為佈置，以求意象與意象間之密切接引，或呼

應、或開或闔，縱橫變化，以凝聚主題意旨發明精微之情思，如此方能顯詩人所

欲表現於外者。」1這種詩人思維佈置的形式，可說是文學作品中不能或缺的藝

術技巧。 

《花間集》風土詞雖出自不同詞人之手，然在詞作的表現技巧上往往有許多

令人讚嘆的巧思，讀者可以從中窺見這些詞人在風土詞中駕馭語言文字來表情達

意的深厚功力。以下將針對篇章的構思、意境的營造，色彩的設飾與物象的運用

等藝術技巧，來作深入的觀照。 

第一節  篇章之構思  

「篇章的構思」，易言之，即「謀篇佈局的技巧」。詩詞雖有字句、平仄、格

律等形式上的限制，然作者在運筆為文之際，有關主題的呈現、情景的安排、文

意的曲直⋯⋯，也會隨著設計經營者的手法不同，而有變化多端的樣貌產生。所

謂：「文無定法，文成法立。」「定體則無，大體須有。」這四句話正說明：創作，

不應當有一個固定的框架來桎梏文人的手腳，然而也不是完全無「法」可循，「大

體」還是有的，只是無「定體」、「定法」。2寫作詩詞和作文章相同，並無一定的

規則可循，因此文人在創作的同時，有許多發揮的空間，進而形成獨樹一幟的個

人風格。 

                                                 
1 徐鳳城：《杜甫律詩研究》（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三年），頁一八六。 
2 此說參考夏紹碩：《古典詩詞探幽．詩詞的結構》（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三
年），頁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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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說來，詞的篇法，若以小說為喻，就好像情節進行時的動線安排。「詞

章之法，不外相摩相盪，如奇正、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之類是也。」

3即針對詞作的各個環節之開展、進行所作的安排而言。除此之外，張炎《詞源》

卷上云：「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接下。」4即言詞下闋的開頭要能承接上

闋，也就是要求文氣的流暢一貫。總之，詩詞的結構屬於謀篇的範疇，「奇正、

空實、抑揚、開合、工易、寬緊」、「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都只是一種規則，文人

在實際創作的時候，不能生搬硬套。大體說來，「結構貴在周密完整，要把意思

表足。而錯落有致，避免平鋪延展，枯燥乏味，對詩、詞、文都是具有普遍意義

的。」5然而，每一闋詞都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有了外在的形式、章法後，蘊

含其中的微妙靈思才是作者賦予詞作風格特色的形成動力。所以說「詞的體制是

其外形，篇法是其外在結構，而唯有透過詞人的內在構思給詞注入靈魂，這闋詞

才具有獨特靈性，才與眾不同，才是獨一無二的存在。」6因此詞人在醞釀、構

思一篇作品的時候，題材的取捨、情景的推移、時空的安排⋯⋯等，都是謀篇佈

局時的關鍵，絲毫不可輕忽。 

在《花間集》的三十餘首風土詞作中，若以體制來看，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皆為令體，然而即使以同一詞調來寫相同的主題，不同的作家所呈現出來的作

品，在篇章構思上卻各有千秋，就算是同一位作家所作同一詞調的作品，也往往

有所變化，給人一種不落俗套的新奇之感。茲條列舉例，說明如下： 

一、巧妙別致  

如李珣〈南鄉子〉： 

 

乘彩舫，過蓮塘，棹歌驚起睡鴛鴦。遊女帶香偎伴笑，爭窈窕，競折團荷

                                                 
3 劉熙載：《詞概》見《詞話叢編》第十一冊（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九年），頁三七七八。  
4 張炎：《詞源》見《詞話叢編》第一冊，頁二○五。 
5 夏紹碩：《古典詩詞探幽．詩詞的結構》，頁一二九。 
6 李若鶯：《唐宋詞鑑賞通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二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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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晚照。 

 

作者把這些活潑美麗、天真無邪、還帶點俏皮的少女，安排在一個清幽的環境裡：

蓮塘一片，清香滿池；鴛鴦睡而驚起，夕陽將下未下。人，在行動著，表情在變

化著；浮現在眼前的圖景，也一幅接一幅地映現著。這一群楚楚動人的南方女子，

乘著彩色的畫船，輕蕩於荷香滿池的蓮塘裡，隨著不斷向前划動的船槳，悠揚悅

耳的歌聲餘音繚繞，驚醒了沉睡中的鴛鴦。目睹此景，這群手持蓮葉的女子，似

乎聯想起什麼，彼此相偎嘻笑著。「特別是結末三句，『偎伴笑』寫出她們羞澀嬌

憨的笑態；『爭』、『競』既點出了姑娘們妖嬈美麗的體態，也渲染出彼此競美爭

勝的青春世界。少女紛紛摘下荷葉遮蔽陽光，是為了掩飾或裝扮她們的嬌羞之

態？還是為了盡力散發和表露自身的青春之美？這最後一句，詞中有畫，而又情

趣盎然，在姑娘們嬉鬧追逐的動作中，充分展示了她們婀娜多姿的美態，引發出

讀者無限的審美聯想。如此簡鍊而靈動的速寫，顯示出作者高超的藝術表現力。」

7蕭繼宗《花間集》評點校注云：「折荷遮日，皆兒女採蓮常見之事，顧未有人寫

出。」8足見其巧妙別致。 

又如溫庭筠〈河傳〉之一： 

 

江畔，相喚，曉粧妍。仙景箇女採蓮，請君莫向那岸邊。少年，好花新滿

船。  紅袖搖曳逐風暖，垂玉腕，腸向柳絲斷。浦南歸，浦北歸？莫知。

晚來人已稀。 

 

寫採蓮女子對少年的傾慕之情。「構思巧妙，手法別致，且短幅中出現了鮮活的

人物形象。」9開頭七個字節奏輕快，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群天真活潑的少女，其

                                                 
7 高鋒：《花間詞研究》，頁一九八。 
8 蕭繼宗：《花閒集評點校注》（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六年），頁五一七。 
9 艾治平：《花間詞藝術》（上海：學林出版社，二○○一年），頁四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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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喚」二字，更寫盡江南採蓮女嘻笑相招的情態，洋溢著爛漫的青春氣息。

她們穿著鮮豔的衣服，在晨風吹拂、旭日映照下，彼此叫喚著同去採蓮。在這群

花樣年華的少女中，詞人將目光逐漸縮小，突顯出眾女中的一個：「仙景箇女採

蓮」。繼而詞人採用了跳躍的鏡頭，將焦點擺在這位因望著少年而失神的女子身

上，「不要再看岸邊的少年了，快趁好花新鮮早點採滿船吧！」藉著船夫或同來

女伴的提醒，使得上闋文意分成兩層，乍看似斷而實際則尚連，與平鋪直敘、娓

娓道來的手法不同，這種跳脫的表現技巧增加許多閱讀的趣味與想像空間。下闋

頭三句筆墨又落在採蓮女，以重彩濃墨來點染她們在和風吹拂、柳絲盪漾之中，

採蓮時紅袖搖曳、玉腕戲波的動人形象，並且巧妙點出採蓮女對少年的傾慕。其

中「腸」指女方的心情，「柳絲」指男方所在之地，「腸斷」中用「向柳絲」三字

隔斷，用法十分別致，使畫面又再一次跳躍，中間一片空白。瞬間，少男的身影

倏忽消失，女子內心焦躁難安，開始一連串的揣摩想像：「他是歸浦南了，還是

歸浦北了呢？」一個癡情天真的少女形象躍然紙上。在茫然不知所措之際，人影

稀少且天色已逐漸昏暗。詞言簡意贍，用三言兩語表現出這位少女的內心世界，

手法別致，構思巧妙。「如果說溫詞的大部分剪紅刻翠之作像金碧輝煌的宮殿，

那麼，這首詞則像自然樸素的鄉野。」10 

二、新穎靈活  

以溫庭筠〈荷葉杯〉之二為例： 

 

鏡水夜來秋月，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思維。 

 

體制短小，僅以二十三字來描寫月夜採蓮女的情思。全詞先寫景，後抒情。以採

蓮女所處的環境寫起：波平如鏡，秋月如雪，在這優美的環境中所生發出來的情

                                                 
10 朱恆夫：《新譯花間集》（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七年），頁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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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是歡愉的，然而採蓮女子面對著因風而起的寒浪，卻萌生了惆悵之情，正如

一般所謂「以麗景襯哀情，哀情更甚之」。在這裡給讀者留下了廣闊的想像空間，

女子的惆悵因何而生？是因為採蓮的辛苦勞碌使然？還是覺得青春虛度？或者

是別有情懷？11作者行文至此嘎然而止，一切盡在不言中。雖只有輕輕數語，而

人物形象卻恍然若見了。全詞輕倩靈巧，蘊含情思，值得再三玩味。胡國瑞在〈論

溫庭筠詞的藝術風格〉一文中評此詞曰：「曲調節拍短促，而韻律轉換頻數，這

類詞調形式，與五、七言詩大異其趣，確足令人一新耳目。」他還說：「雖整體

如此短小，作者卻能以少許斷續的線條，繪成一幅饒有情趣的人物小景。」12 

又如薛昭蘊〈浣溪沙〉： 

 

紅蓼渡頭秋正雨，印沙鷗跡自成行。整鬟飄袖野風香。  不語含嚬深浦裡，

幾迴愁煞棹船郎。燕歸帆盡水茫茫。 

 

描寫秋日江岸的風情。詞的開頭和結尾皆用寫景的方式，產生首尾照應的特殊效

果：秋雨中紅蓼白鷗，頗多蕭瑟之意；空江上征帆過盡，唯剩有歸飛的燕子相伴

著茫茫的水天，愈使人生發出寂寞迷茫的感覺。一種抑鬱不舒的氣氛，流貫在詞

作中。在這秋雨綿綿，野無人煙的荒涼渡口，一位輕整鬟髮、衣袖飄飄的美麗女

子，卻獨自佇立在風雨之中。就像戲劇裡留給觀眾的懸念，一股想要一窺究竟的

好奇心正誘發著每位讀者。而「整鬟飄袖野風香，不語含嚬深浦裡」兩句，雖然

分屬上下闋，卻是一氣連貫，並不換意。這位女子的神情如何呢？她沉默不語，

眉頭深鎖，在水邊眺望著遠方，這裡暗暗關注到結句的「帆盡」，始知她是在期

待著遠方愛人的歸回。一個「深」字，強化了她情深思遠，故而走向「深浦」張

望。接著作者巧妙地透過「棹船郎」因見此而產生的「愁」，來烘托女子的顰蹙。

這種「烘雲托月」的寫作方法，比單寫女子之愁更濃摯。「棹船郎」與女子是無

                                                 
11 此說參考沈祥源、傅生文：《花間集新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七十二。 
12 胡國瑞：《詩詞賦散論．論溫庭筠詞的藝術風格》（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頁三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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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卻「幾回愁煞」，以旁觀者被引發的愁，來點染主角內心的情愁，更能增

強全詞的唱歎聲情。作者最後用「燕歸帆盡水茫茫」七字景語作結，藉著「燕歸

去」、「帆過盡」，留下白茫茫一片江水，渲染出女子失意、悵惘及無窮的愁苦，

使這種不易表達的抽象感情，形象化地出現於讀者想像之中，如同在耳目之前。

徐育民《唐五代詞評析》對此評曰：「〈浣溪沙〉詞調上下片都只三句，是個奇數。

第三句結句還拖了一個獨立無偶的尾巴，它的地位和作用卻等於絕句的第三、四

兩句。這一句還要起兩句的作用，一般絕句的作法，第三句要轉，第四句是收；

〈浣溪沙〉末句七字要抵得絕句的第三第四兩句。因此，這七個字要能做到即轉

即收，才算稱職。如這首詞的『燕歸帆盡水茫茫』，實際就是溫庭筠〈夢江南〉

中『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的意思。」13然而可以看

出薛詞的表達技巧，更顯得委曲深隱。綜觀此詞，除了構思新穎外，在佈局上也

有推陳出新，靈活變化的特色。 

三、手法多變  

《花間集》風土詞中，歐陽炯共有〈南鄉子〉組詞八首，內容多寫南粵一帶

風物習俗，洗盡了綺羅香澤意態，清新明麗，樸而不俚，充滿真切活潑的生活氣

息。湯顯祖評本《花間集》卷三：「短詞之難，難於起得不自然，結得不悠遠。

諸詞起句無一重複，而結語皆有餘思，允稱佳作。」14茲以其八首〈南鄉子〉為

例，比較其表現手法之異同。先從首句來看，以景起者如「嫩草如煙」（之一）、

「岸遠沙平」（之三）；以人起者如「二八花鈿」（之五）「袖斂鮫綃」（之七）；以

事起者如「路入南中」（之六）「洞口誰家」（之四）；以物起者如「畫舸停橈」（之

二）「翡翠鵁鶄」（之八），足見作者匠心獨具，不僅以不同的題材入詞，更以巧

妙的手法、精密的構思，呈現出八幅炎方異域的民情風俗畫，然而八闋詞不只是

八幅畫，更是八個生動的鏡頭，每一個鏡頭裡皆是情景俱足、動靜相襯；時而歡

                                                 
13 徐育民：《唐五代詞評析》（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頁二○五至二○六。 
14 見李冰若：《花間集評注》（上海：開明書局，民國二十四年），頁一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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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愉悅、時而感傷惆悵；時而濃墨重彩，時而水墨淡彩，往往因為表現技巧不同，

而有不同的意趣，呈現出來的意境也就各異其趣。 

例如同樣是對南方女子的描繪，有時工筆細描，如「二八花鈿，胸前如雪臉

如蓮。耳墜金鐶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頭招遠客。」（之五）對女子的容貌、

穿著打扮皆精心刻畫，設色細膩，人物形象鮮明靈動，如在眼前。有時又以近鏡

頭的特寫方式，只寫意似地勾勒女子的局部，如「樹底纖纖抬素手」（之六），以

潔白似玉的皓腕，來代替描寫女子的容貌服飾，留下遼闊的想像空間，引人遐思。 

再如同樣以描寫南方風光為主題的，如〈南鄉子〉之一： 

 

嫩草如煙，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綠，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 

 

寫出嶺南的春天，氣候炎熱如夏，觸目所及皆是生機蓬勃之景：嫩草、石榴、水

光、藍天、江亭、鴛鴦等一一進入畫幅，面對如此佳景，詞人內心所引發出來的

感受是：「水遠山長看不足」。全詞設色明倩，畫面鮮明，欣喜之情躍然紙上。至

於〈南鄉子〉之八： 

 

翡翠鵁鶄，白蘋香裡小沙汀。島上陰陰秋雨色，蘆花撲，數隻漁船何處宿？ 

 

則描繪出南國秋雨江邊的景致，不同於上闋的輕快、明麗，詞人以綠色的水鳥、

泛浮水面的白蘋及岸邊灰白的蘆花，營造出一幕幽靜寂寥的畫面，天色陰霾、秋

雨綿綿，令人籠上輕愁，作者於此以「數隻漁船何處宿？」悠悠作結，餘意悠遠。

可見同樣的主題，因表現手法之異，所呈現出來的意境、氛圍、色調、感受⋯⋯

皆各具特色。歐陽炯在此運用了多變的手法，將南國的風物、民情，生動多彩的

樣貌，呈現在讀者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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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意境之創造  

「意境」，是中國古代詩論的一個重要範疇，也是對詩詞作品的一個重要的

審美標準。「離開意境就無法對詩歌美學發展史上許多概念的產生、發展、深化、

定形做出歷史與邏輯的闡釋，更無法捉住那『遇之匪深，即之愈希，脫有形似，

握手已違。』（司空徒《二十四詩品》）的詩魂。」15至於所謂的「意」，即詩人

表現於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境」，則為詩作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在二者達到水

乳交融、和諧統一時，「意境」於此產生。16因此我們在閱讀古典詩詞時，從景

物的觀照和體認之中去解會詩人的心跡，意境系統就被建構起來了。這種「意與

境諧」的概念，可見於晚唐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中所言：「五言所得，長於

思與境諧，乃詩家之所尚者。」此謂「思與境諧」，也就包含著意境渾融的意思。

到了南宋嚴羽的「妙悟」說、「興趣」說，都與唐人的意境說一脈相承，他在《滄

浪詩話》中指出：「詩者，吟詠性情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

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

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17這裡所說的「興趣」，實際上是主張通過觸物起興、

興發感動，以創造出一種情景渾融、不露痕跡的，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境界，

也就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藝術境界。清代學者王國維，也曾針對「境界」一詞發

表高論：「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

獨絕在此。」18他以其敏銳和豐富的審美感受，拈出「境界」（即意境）一詞，

作為詞創作與鑑賞活動中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審美核心。這一標舉，無疑地為我們

在探尋唐宋詞魅力的茫茫大海中，指點了迷津。 

欣賞唐代詩人的作品，不難發現作者在抒情寫志的同時，往往藉助於外在景

物的描繪，營造出風格獨具的意境，就如李白〈望天門山〉：「兩岸青山相對出，

                                                 
15 李浩：《唐詩美學》（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頁一三。 
16 此說參考高鋒：《花間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六十三。 
17 嚴羽：《滄浪詩話》（台北：廣文書局，民國六十一年），頁二十一。 
18 王國維：《人間詞話》卷上，見《詞話叢編》第十二冊，頁四二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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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帆一片日邊來。」王維〈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杜甫〈旅

夜書懷〉：「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與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忽如

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皆是場面壯闊，昂揚激奮的佳作。詩歌中洋溢

著詩人的豪邁情致，創造出壯美的詩歌意境。中唐以後，文人的審美習尚有所改

變，司空圖〈與極浦書〉一文曾引述戴叔倫之說：「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

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足知藝術意境實質上就是源於形象而又超

於形象的這樣一種恍兮惚兮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這種崇尚意與境優美和諧

的詩歌理論，對花間詞的創作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正是由於花間詞情景之間的

有機結合，故而創造出要眇宜修的美學境界。」19因此在《花間集》風土詞作中，

作者在寫景紀俗之際，對於意境的創造不論是匠心獨運或是渾然天成，往往有令

人讚嘆的佳作。以下分成三大方面來論述： 

一、以景誘情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詩詞往往藉著景物本身

誘情因素的強化，在「神會於物，因心而得」20的過程中，達到情景融合統一的

境界。如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

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生活在陰山下的遊牧民族，盡日和風沙、牛羊打交

道，他們所眼見的便經常是一派天蒼蒼、野茫茫的荒漠景象，因此反映到民歌中

來，自然會採用諸如「穹廬」、「牛羊」、「風沙」、「草地」等有關邊塞風光的景物，

且由於使用這些景物，營造出來的意境當然就會平添蒼茫遼闊的氣象和粗獷豪健

的美感。因此詩詞中所援用之景象，往往是作者構建意境的基本材料，也是形成

詩詞美感的至關重要的藝術元素。楊海明《唐宋詞美學》：「詩詞創作中，景物描

寫一直是作者構建意境的主要方法和基本手段。甚至可以這樣說：沒有了寫景，

                                                 
19 高鋒：《花間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六十五。 
20 王昌齡：《詩格》收錄於（清）顧龍振編輯《詩學指南》卷三（台北：廣文書局，民國五十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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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沒有了詩詞。所以，詩詞中會出現大量的“景語”，就是事出必然的現象。」

21因此藉著景物的描述，往往可以誘發出蘊含其中的情感，這正是所謂的「以景

誘情」，讀者在欣賞這類詩詞之際，不知不覺已感染了作者寄寓其中的情感，並

進入作者所構建的意境之中。 

以花間詞人李珣的風土作為例： 

 

漁市散，渡船稀，越南雲樹望中微。行客待潮天欲暮，送春浦，愁聽猩猩

啼瘴雨。（〈南鄉子〉之八） 

 

從眼前的實景寫起：漁市已散，渡船已稀，夜幕逐漸低垂，使得越王台南方的雲

樹一眼望去已依微隱約。從這三個方面著意寫出時間已晚，而時間越晚，急著趕

路的行客也就益發焦急。可以看出這不是作者的泛泛敘述，而是寫行客眼中所見

情景。在外等待舟船的人，總是焦急地向相關的方向張望，此詞所寫就是這種境

界。因此行客觀望漁市，觀望渡船，其實都是在關心潮頭；而越南雲樹隱現之處，

正是他此次要去的地方。藉著這些外在景物，一股煩躁且不安的情感已逐漸被誘

發出來。「行客待潮天欲暮」點出題旨，在春浦待潮無非是為了行船，然此時天

將黃昏，夜色漸濃，儘管行客望眼欲穿，潮頭仍不上來；正當他煩悶已極之際，

附近的山中突然傳來猩猩在瘴雨中的淒厲啼聲。暮色蒼涼，四野荒寂，加以山中

的瘴雨、猩猩的悲啼，種種無限淒涼的環境景物，把行客的愁悶焦急心情，渲染

得更加濃重。以景誘情，不著痕跡，餘味深長不盡。 

再如和凝〈春光好〉： 

 

蘋葉軟，杏花明，畫船輕。雙浴鴛鴦出綠汀，棹歌聲。   春水無風無浪，

春天半雨半晴。紅粉相隨南浦晚，幾含情。 

                                                 
21 楊海明：《唐宋詞美學》（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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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看詞的上片，在明媚的春光下，觸目所及盡是自然美景：柔軟的白蘋葉，燦爛

豔紅的杏花、綠水嬉戲的鴛鴦，詞人與出遊的女子乘著輕快划動的畫船，此時此

刻的愉快心情，已被眼前賞心悅目的景色誘發出來，一種輕鬆自適的情調，深深

感染著人心。又歐陽炯〈南鄉子〉之一： 

 

嫩草如煙，石榴花發海南天。日暮江亭春影綠，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 

 

以碧綠如煙霧的綠草、豔紅如火的石榴花的沉靜來襯托出鴛鴦戲水、春波盪漾的

動感，置身在這宜人的南國春光裡，面對著如畫的山水景物，此時作者內心所萌

生的情感是開朗且愉悅的。「作詩本乎情景，孤不自成，兩不相背。⋯⋯景乃詩

之媒，情乃詩之胚，合而為詩。」22因此，外在的景物可以促使詩人內心情感的

萌生，且讀者在欣賞之餘，也往往在不知不覺中感染了其中的悲喜，情緒為之而

起伏不定。 

二、烘托渲染  

方薰《山靜居畫論》：「渲染烘托，妙奪化工。」23可知烘托渲染，原是作畫

時的一種特殊技巧。它是從側面著意描寫，使主題或主題思想鮮明突出的一種手

法。「烘托渲染」的意境營造，通常也必須藉助於外在景物的描寫，來襯托出蘊

含其中的情感。以詩而言，像王維的〈鳥鳴澗〉：「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

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即以桂花落、春山空、月出、鳥鳴，來烘托渲染出詩

人內心的恬靜與山間空靈靜謐的氣氛，營造出一種清新出塵的特殊意境，頗耐人

尋味。韋應物的〈聞雁〉：「故園渺何處，歸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齋聞雁來。」

                                                 
22 謝榛：《四溟詩話》卷三，見《歷代詩話續編》下冊（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
頁一一八○。 

23 方薰：《山靜居畫論》下卷之十，見《百部叢書集成》（藝文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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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藉著外在秋雨、雁聲來烘托渲染內心的歸思之情。又如岑參〈磧中作〉：「今夜

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煙。」用「平沙萬里」來烘托渲染出無處投宿的迷茫

之情。藉著烘托渲染的表現技巧，全詩的意境可以說是呼之欲出。 

《花間集》風土詞中的景物描寫，亦往往具有象徵或暗示的作用，這些景物

往往為整首詞作營構出一種意義氛圍，收到了以景襯情的效果。例如張泌的〈浣

溪沙〉： 

 

小市東門欲雪天，眾中依約見神仙，蕊黃香畫貼金蟬。  飲散黃昏人草草，

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烘一街煙。 

 

這首特寫市景的詞作，地點在「小市東門」，時節是「欲雪天」，人物則有美女和

醉漢。上片「眾中」二句寫美女：「神仙」用以代稱姣好的美女，鄭還古〈贈柳

氏妓〉詩：「冶豔出神仙，歌聲勝管弦。」「依約見」，蓋因「眾中」人多而熱鬧，

不易看得清楚，暗示了「小市」一派繁盛的景象。接云：「蕊黃香畫貼金蟬」，說

她額塗蕊黃，以香敷面，髮上蟬形的金釵輕輕地搖擺，渲染出她耀眼的妝飾。下

片寫醉漢：在白天過去，黃昏降臨了，聚飲的人們，匆匆地散去，只剩下一個醉

酒愁懷、寂寞無語的人，癡立門前，這時，馬兒嘶叫著馳過街前，盪起一陣塵煙。

「人草草」、「馬嘶塵烘一街煙」，到處都是騷動、紛亂，而一個醉客獨立在塵世

當中。這裡採用了影視鏡頭中「眾動自靜」的手法，藉著周遭來去匆促的人影，

突出一個焦點，並抓住所有的注意力，表現出茫茫人海中的特有感受。在陰沉的

欲雪時刻、人頭鑽動的街市，更顯出個體的孤寂。24也因為眾、寡的變化，而打

破沉悶，隨著審美情緒的波動而傳達出美感。因此在這樣一個富有視覺美感的流

動鏡頭裡，慌亂、孤寂、迷戀、執著⋯⋯等複雜的情愫交織在一起，著實引發人

們去進行世事人生的無窮品味。 

                                                 
24 參見艾治平：《花間詞藝術》，頁四四一至四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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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幅是工筆細描，藉著許多外在場景，烘托渲染出色彩濃重的畫面： 

 

汾水碧依依。黃雲落葉初飛。翠華一去不言歸。廟門空掩斜暉。  四壁陰

森排古畫。依舊瓊輪羽駕。小殿沉沉清夜。銀燈飄落香灺。（孫光憲〈河

瀆神〉之一） 

 

詞詠河神祠廟。水碧、雲黃、落葉飛空，浮現在眼前的是一片蕭瑟淒清的景象。

斜陽的餘暉灑落在虛掩的破敗廟門上，廟堂內四周古色古香的殘缺壁畫，在昏黃

微弱的光線中流盪著陰森靜肅的氣氛。此時小殿已沉寂，香灰悄悄飄落，一盞銀

燈因為蠟燭將燃盡而顯得黯淡無光。整闋詞除「翠華」一句敘事外，句句寫景以

為烘托，且採濃墨重彩，工筆細描，渲染出寒氣襲人、砭肌刺骨的蒼涼之感。 

三、言簡意長  

詩詞不同於小說戲曲的長篇巨製，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展現作品蘊含其中

的情感，留下餘韻悠遠的情致，一直是歷代詩人努力的一大目標。以李白的〈玉

階怨〉為例：「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精簾，玲瓏望秋月。」詩中的

女子佇望既久，因而羅襪被白露浸濕了，然她卻不以為意，在放下水精簾後，仍

不願去睡，和先前一樣望著玲瓏的秋月。在短短的二十個字裡，描繪了詩中人始

則階前望月，既則入戶下簾，終仍望月。如果我們閉目一想，隨著這一幅一幅畫

圖越來越清晰，一位柔腸百轉、怨意彌深的思婦形象，便浮現眼前了。從字面上

看不僅不見愁之類的文字，而眼下景物又何其美好：秋月、玉階、白露、水精簾。

然而把全詩仔細吟味之後，卻覺得無處不是怨，無處不生愁，真可說是文字精簡

而意味深長。 

張炎《詞源》卷下：「詞之難於令曲，如詩之難於絕句，不過十數句，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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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閒不得。末句最當留意，有“餘不盡”之意始佳。」25《花間集》風土詞受

限於體制，即短調容量小，故而以言短意長為佳。因此十分注重細緻描繪作品中

人物的動作和情態，抓住一剎那的心靈感受，將無限情意蘊含其中，進而營造一

種言短意長的雋永情味。如歐陽炯〈南鄉子〉之六： 

 

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抬素手。 

 

描寫南國人家雨後收紅豆的習俗。詞人特別捕捉到了「樹底纖纖抬素手」這樣一

個剎那間絕妙的動作形象，創造出靈動的神韻。女子「抬素手」而未及摘，這一

瞬間凸現出勾人魂魄的纖纖之態。在這樣一個運動著的纖美而潔白的素手上，也

調動著欣賞者的審美情趣。詞作於此一瞬間嘎然而止，更能吸引人去玩味這纖細

的白淨雙手，去體會這動人雙手的流線變化，也就更能生發出超越詞體字面的感

覺和意韻。26 

又如李珣〈南鄉子〉之十： 

 

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臺前。暗裡回眸深屬意，遺雙翠，騎象背人

先過水。 

 

寫南方少女的情意。其中「暗裡回眸深屬意」一句，將少女深切的情意唯妙唯肖

地描繪出來，後二句連續寫了少女幾個「深屬意」的動作：「遺雙翠」、「騎象」、

「背人」、「過水」，可以說是殷勤企盼，暗托深情。這種暗送秋波、遺物留情的

動作，可以見出女子的開朗性格，也生動地描繪出戀人之間特有的「心有靈犀一

點通」的情態。所以她不等對方作出任何表示，便騎上大象，背對著男子，逕自

過水去了。這幾個細微的動作，把女子聰明伶俐和對愛情的大膽追求，描繪得生

                                                 
25 張炎：《詞源》卷下，見《詞話叢編》第一冊，頁二一六。 
26 參見高鋒《花間詞研究》，頁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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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如畫。它洗盡鉛華，格調清新，既沒有大家閨秀的矜持，也不像北朝民歌「阿

婆不嫁女，哪得孫兒抱」的直露，而是洋溢著濃郁的嶺南異域神奇的風味，如此

「屬意」的方式，餘韻悠遠，耐人品味。27 

這類風土詞作多能因小見大，用盡量少的筆墨來包容盡量多的蘊含，憑藉極

有限的字句以傳寫無限的情思意緒。或不言之言、言外見之，或觸物興比、曲折

而出，自是語淺情深、言約意豐而搖曳生姿，於委婉含蓄中有悠悠無窮的餘味。 

                                                 
27 參見高鋒：《花間詞研究》，頁一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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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色彩之設飾  

詩詞藝術要求以匠心獨運的表現手法，巧妙地處理情與景的關係，鎔鑄成情

景交融、虛實統一的審美形象。一般以為：詩詞，是語言的藝術；圖畫，是色彩

的藝術。然而不論是詩人或詞人，在抒情寫景的時候，往往會面對色彩繽紛且繁

複的外在景物，如何精確地使用這些色彩詞彙，也算是一門深奧之學。李元洛先

生說：「詩人不是丹青妙手，他不能像畫家一樣擁有一個五顏六色的調色板，但

是做為一個詩人，畢竟不能成為語言的色盲，他也應該有一個語言的彩色碟，具

有對色彩敏銳的藝術感覺，善於發揮文字的訴諸於讀者想像的潛在功能。」28謝

榛《四溟詩話》曰：「作詩雖貴古淡，而富麗不可無，譬同松篁之於桃李，布帛

之於錦繡也。」29因此，詩詞可以也應該要表現出色彩之美，藉此激發讀者的想

像，更進一步造成鮮明生動的形象。 

當然，詩詞的色彩明、暗、強、弱，或熱烈，或清澹，要視作者所表達的思

想情感而定，絕不是艷麗奪目就好。對此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云：「凡摛表

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就是說，凡描寫各種色彩的字，

偶然運用，方覺可貴；如果青、黃屢見迭出，反而覺得繁雜而不足奇了。《詩經．

小雅．裳裳者華》詩中寫花，僅以「或黃或白」表現。又「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是《詩經．小雅．采薇》中的名句，這幾句詩寓情於景，

明快而又含蓄，能感動人而又引人想像，但文字樸實，不加雕飾，寫楊柳，不待

描繪其色彩，而色彩自現。所以「景物的自然色彩，同詞人的心理、情緒，往往

是相互滲透的。詞中設色不僅僅表現景物的色彩特徵，更反映出滲透在色彩中詞

人的感情。」30 

因此，詩詞藝術形象也應該是色彩鮮明的，雖然真正的色彩效果用語言無法

                                                 
28 李元洛：《詩美學》（台北：東大出版社，一九九○年），頁五七六。 
29 謝榛：《四溟詩話》卷一，見《歷代詩話續編》下冊（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
頁一一三九。 

30 李若鶯：《唐宋詞鑑賞通論》（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頁四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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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這種審美效果只有在「看」的直接性中才能充分表現出來，但中國古代不

少優秀的詩詞作品，卻能把語言的表現力發揮得淋漓盡致，創造出詩中有畫、畫

中有色的妙境。以詩歌藝術已臻成熟的唐代而言，此時詩人們著力於形象的刻

畫、意境的鎔鑄，任物象自由興現，讓想像力自由馳騁，創造了許許多多情景交

融、形神兼備、動靜相宜的優美詩篇。其中，詩人十分重視色彩的表現力，形形

色色的事物得到更加生動活潑的藝術表現。如杜甫的詩句：「兩個黃鸝鳴翠柳，

一行白鷺上青天。」（〈絕句〉）詩中連用了「黃」、「翠」、「白」、「青」四種鮮明

的顏色，織成一幅絢麗的圖景。白居易〈問劉十九〉云：「綠蟻新醅酒，紅泥小

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在欲雪黃昏的背景下，浮動著綠色酒渣的美

酒，此時冒著火苗的紅色泥爐，將室內的溫馨和詩人閒適的情懷渲染得十分動

人。又杜牧詩〈齊安郡後池絕句〉云：「菱透浮萍綠錦池，夏鶯千囀弄薔薇。盡

日無人看微雨，鴛鴦相對浴紅衣。」將綠、黃、紅等色協調搭配，將靜態的花、

草、池水與動態的鳥、雨水搭配，有聲有色，構成了一幅錯落有致、幽寂素淨的

醒目畫面。 

詞中色彩字經常虛中帶實、實中藏虛，有些是真正的色彩，有些是假象；有

些直接用色彩形容詞，有些用景物替代；有的色彩形容詞真的在寫顏色，有的不

過是替代他物。以張志和的〈漁歌子〉為例：「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

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白鷺」是實物的顏色，「桃花」暗藏

著顏色，「青」、「綠」是顏色的形容詞。短短幾句，就有這麼富麗的色彩交織著，

而且是以濛濛的灰作底色，天空中飛翔著白色的鳥，水面上飄浮著紅色落花和閃

動銀鱗的魚，其間有滿樹灼灼的桃花與穿綠蓑戴青笠的釣翁。張志和可說是位善

用色彩的高明畫家。 

《花間集》風土詞中，所運用的色彩十分豐富，不論是自然景色的描繪或人

物形象的刻畫，皆能精準且靈活地運用這些色彩詞彙，營造出栩栩如生的特殊效

果，且令人留下鮮明的印象。 



 100

一、自然風物的點染  

「風土詞」顧名思義，以紀錄某地的風物民情為主，詞人置身在如畫的山水

田園之際，面對的是色彩紛呈的自然景物，與特色獨具的地方生物。因此許多詞

作在描繪外在草木花卉、飛禽走獸的同時，也明寫或暗示了繁複多樣的色彩。其

中鮮紅與碧綠的搭配可說是吸引眾多詞人目光的焦點，在《花間集》風土詞中有

多首作品即以紅與綠作映襯，達到一種鮮明的視覺效果。 

以李珣的數首〈南鄉子〉來看：「綠酒一卮紅上面」（之二）以綠酒與紅臉相

映；「競折團荷遮晚照」（之四）以綠荷與晚霞相襯；「傾綠蟻，泛紅螺⋯⋯夾岸

荔枝紅蘸水」（之五）綠色酒渣與紅色酒器、鮮紅荔枝與碧綠溪水相互輝映；這

些作品雖都以紅綠入詞，然表現手法不同，趣味亦異，對此湯顯祖於評本《花間

集》卷四云：「這般染法，亦畫家七十二色之最上乘也。墨子當此，定無素絲之

悲。」又如歐陽炯〈南鄉子〉之六：「桄榔葉暗蓼花紅」，韋莊〈河傳〉之三：「遙

望翠檻紅樓」，也運用紅、綠作映襯的表現手法，造成一種鮮明奪目的視覺效果。

南國水鄉的自然風物藉由紅與綠的色彩，洋溢出濃厚的異域風采。 

除了紅與綠的相互映襯，可以達到視覺上的享受外，風土詞作中也慣用各式

各樣的奇花異草、珍禽異獸，來暗指豐富多樣的色彩，藉此增添讀者想像的空間。

如孫光憲〈八拍蠻〉： 

 

孔雀尾拖金線長，怕人飛起入丁香。越女沙頭爭拾翠，相呼歸去背斜陽。 

 

以羽色絢麗的孔雀、盛開的丁香花叢，與那即將西下的落日餘暉，相互輝映，呈

現在眼前的是一幅金碧輝煌的繽紛圖景，十分引人注目。又如歐陽炯〈南鄉子〉

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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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鵁鶄，白蘋香裡小沙汀。島上陰陰秋雨色，蘆花撲，數隻漁船何處宿？ 

 

可說是一幅淡淡的南方秋雨水墨圖。詞中以秋天微雨的灰濛天色為背景，點綴著

羽色斑斕的水鳥，而水面上的白蘋花與風中搖曳的蘆花，此時此刻呈現出一抹淡

淡的蒼白，為這雨中的江水邊籠上一層迷濛的淒清之美。最後虛聲一問：「數隻

漁船何處宿？」情味悠遠，收到平中見奇，樸而不俚，構成疏蕩浩茫的藝術效果

31。整首詞作所呈現出來的色調，與中國潑墨山水畫中那種清逸出塵的美感相

近。也藉著這些自然景物的色調，營造出一種朦朧隱約的悵惘，感染著人心。 

《花間集》風土詞的作者，在此運用他們的彩筆，深入到自然美景的奧秘，

藉著敏銳的才思，來抓住自然界在特定情況下所呈現出來的美妙光彩，作出動人

的寫照，使人不得不驚嘆他們感受的細緻深入和藝術表現力的高超。 

二、人物形象的設色  

《花間集》風土詞中，對於南方女子的形相刻畫，偏愛以紅色來形容其美麗

如花的臉龐；以白色來形容其細膩如凝脂的肌膚。《詩經．衛風．碩人》：「手如

柔荑，膚如凝脂」，即以「柔荑」、「凝脂」來描繪古代美女細嫩、光滑的肌膚。

且「紅顏」、「紅粉、「紅妝」」亦往往被借代為美女。例如歐陽炯〈南鄉子〉之五： 

 

二八花鈿，胸前如雪臉如蓮。 

 

以「雪」喻其肌膚之白嫩，以「蓮」暗指其臉色之紅潤，這位花樣年華的少女，

其美麗的形象可以從中想像。又〈南鄉子〉之六： 

 

兩岸人家微雨後，收紅豆，樹底纖纖抬素手。 

                                                 
31 參見艾治平：《花間詞藝術》，頁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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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鮮豔奪目的紅豆來映襯女子纖細潔白的玉手，不待描繪女主角的容貌裝扮，其

姣好秀麗的形象，躍然紙上。孫光憲〈河傳〉之四： 

 

何處吳娃越艷，藕花紅照臉。 

 

以粉紅的藕花來烘托女子的嬌容。溫庭筠〈荷葉杯〉之二： 

 

鏡水夜來秋月，如雪，採蓮時。小娘紅粉對寒浪，惆悵，正思維。 

 

詞中的採蓮女子，雖然籠罩著一股淡淡的愁緒，卻仍不掩其美麗的容貌。詞人藉

著皎潔如雪的皓月，來映襯女子紅潤粉嫩的臉龐，在迎面而來的寒浪中，更加惹

人憐愛。至於和凝〈春光好〉： 

 

紅粉相隨南浦晚，幾含情。 

 

即以「紅粉」來暗喻春日冶游的美麗女子，雖與色彩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其美貌

可以想見。而李珣〈南鄉子〉之七： 

 

綠鬟紅臉誰家女。 

 

此處的「綠」，其實是黑色，也就是以烏黑亮麗的青絲與粉嫩通紅的臉頰映襯，

突顯出女主角的美貌。這與毛文錫〈中興樂〉中描寫的淘金女郎：「翠鬟女，相

與共淘金。」僅著墨於其黑得發亮的髮色，實在有異曲同工之妙。 

至於《花間集》風土詞中女子的穿著打扮，從這類觀察中也可得到一些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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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象： 

 

蕉紅衫映綠羅裙。（李珣〈南鄉子〉之九） 

 

以紅蕉色的上衣與碧綠色的羅裙搭配，描繪了南國女子的裝束打扮，流露出十足

的熱帶風情。 

 

更脫紅裙裹鴨兒。（皇甫松〈採蓮子〉之一） 

 

紅袖女郎相引去。（歐陽炯〈南鄉子〉之四） 

 

霞衣窄。（歐陽炯〈南鄉子〉之五） 

 

紅袖搖曳逐風暖。（溫庭筠〈河傳〉之一） 

 

茜袖偎檣立。（孫光憲〈菩薩蠻〉之五） 

 

上述詞中的主角皆以紅色的裝束獲得詞人注目的焦點。因此《花間集》風土詞中

的女子，在服裝的色彩上偏愛「紅色」，是顯而易見的。 

三、色調斑斕而不亂  

《花間集》風土詞在寫景紀俗的時候，尤其注重對於色彩的捕捉和表現，使

其染上繽紛而多變的色澤和光彩。孫光憲〈菩薩蠻〉之四： 

 

青巖碧洞經朝雨。隔花相喚南溪去。一隻木蘭船。波平遠浸天。    扣船

驚翡翠。嫩玉抬香臂。紅日欲沉西。煙中遙解觿。 

 



 104

用了四十四個字，描繪出多種色彩，且調色勻稱，濃淡適度，反映了客觀環境的

真實，也表現出人的內在感情。全詞風致天然，與《花間集》中大量「鏤玉雕瓊，

裁花剪葉」之作，頗不同調。這首以風土人情為主的詞作，畫面清新、語言雅致。

上片寫溪上船家姑娘和所愛的人相招喚的情景，聲情並茂。其中「一隻木蘭船，

波平遠浸天」，可說是一幅境界開闊的江天圖。下片則寫船家姑娘的活潑形象：

她能扣舷唱漁歌，搖船時露出嫩玉般的手臂。當紅日西下時，女子與相愛的人在

煙波浩渺的水畔，解佩相贈，表現出濃厚的深情。32呈現在讀者眼前的不只是風

景之美、人物之美、更流露出愛情之美。而整闋詞所彰顯出來的色調是豐富多變

的：朝雨過後的青山碧洞，是一片蔥籠的綠意，「花」暗示了鮮明耀眼的豔紅，

而羽色光亮的翡翠與潔白似玉的素手，在這裡形成一種奪人眼目的強烈美感。翡

翠的「綠」與香臂的「白」相映生輝，這種動態的美感瞬間即逝，更令人感到彌

足珍貴。在夕陽餘暉、水氣氤氳的渲染下，整個畫面籠上一層淡淡的黃暈，隨著

時間的流逝，光影也不斷地變化，色彩由清晰而趨於模糊，終於只剩下夕照中一

對佳偶解佩相贈的美麗剪影。此時此地讀者在視覺上也可以感受到：色彩由繽紛

繁複逐漸歸於簡單純淨的變化，藉著詞作色彩的轉換，人的情感似乎也得到了昇

華，有種「繁華落盡見真淳」33的微妙體悟。在這一片由艷麗、明媚而轉化成單

純、柔和的色彩中，人的倩影，依稀可見；旅人內心的暢意，也似可見。色彩，

在這兒又傳出了人的感情。 

再如毛文錫〈中興樂〉： 

 

荳蔻花繁煙艷深，丁香軟結同心。翠鬟女，相與共淘金。  紅蕉葉裡猩猩

語，鴛鴦浦。鏡中鸞舞，絲雨，隔荔枝陰。 

 

整闋詞運用了繁複的色彩，卻不失自然。在霏霏細雨的籠罩之下，點染出一幅如

                                                 
32 此說參考沈祥原、傅生文：《花間集新注》（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三三三。 
33 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無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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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似霧的南國美景。其中「荳蔻花」、「丁香」、「荔枝」、「猩猩」、「鴛鴦」等物象，

暗示了繽紛多彩的色澤，予人充分的想像空間；而「紅蕉葉」、「翠鬟女」則明確

點出「紅」、「綠」、「黑」等濃重的色彩，形象鮮明生動。一群年輕女子在花團錦

簇的大自然裡勞動著，此時詞人所創造的彩色天地，對讀者而言，無疑是一種多

采多姿的美感經驗的呈現。  

王士禎《花草蒙拾》說：「花間字法最著意設色，異文細艷，非後人纂組所

及。如：『荳蔻花間趖晚日』⋯⋯，山谷所謂『古蕃錦』者，其殆是耶。」34「作

為個體的花間詞人，又各有其對色彩的偏嗜。冷、暖、濃、淡的色調差異，也就

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情調和創作個性，終於使得花間詞呈現出色調斑斕、風采各異

的特色。」35色彩之所以能顯現出如此魅力，主要是因為詞人們以一種審美的態

度來觀察事物，對色彩的反映特別敏感，形成的印象特別清晰，從而把色彩擺在

視覺中心的位置，以此來營造情景交融、物我統一的意境。 

                                                 
34 王士禎：《花草蒙拾》見《詞話叢編》第二冊，頁六六七。 
35 高鋒：《花間詞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二○○一年），頁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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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物象之運用  

世上萬物，各有其形狀、模樣。客觀、具體的種種物象，反映在詩人的思維

活動中，便成了「意象」。意象，是詩人的思想情感與客觀物象的契合。在詩人

的藝術創造裡，若干意象有機地組合在一起，便構成了情景交融的意境。畢竟每

個人所見到的世界、所領略到的世界，都是其性格、思想、情趣和經驗的返照。

正因為如此，富於創造的詩人，與平常的人所面對的世界是同一個，但卻能在平

凡乏味、雜亂無序的物象中營構出組合有序、而又新鮮有趣的意境。而且，同一

物象，因為詩人的思想情感、審美觀照的不同，所創造出來的意境也會千變萬化，

多采多姿。 

大致而言，「詩詞所採用的意象，一是源於客觀生活的反應；二是源於作者

的主觀選擇。」36因此，《花間集》風土詞作者在紀錄某地的特殊風物民情時，

也會有慣用的物象。一方面是因為地域的因素，畢竟所描述的地區集中在江南水

鄉一帶，觸目所及的風光景物自然相去不遠，因此難免會有交集；另一方面則是

詞人對美的事物感受特別強烈、也特別敏銳，在醉人眼目的山光水色中，詞人所

運用的物象描繪，就會有不謀而合的的共同性。歸納《花間集》風土詞作最常出

現的物象，大致可分成以下幾種： 

一、斜陽之意象  

太陽作為詩人藝術構思後形成的審美意象，往往因詩人們審美意趣的不同而

具有不同的內涵。但是，詩人們在運用這一審美意象營構美的意境時，卻又有一

些共性。大體來說有下列幾個特點：其一，日景固然宜於表現壯美或陽剛之美，

但在中國古代詩人的筆下，則依然以表現秀美或陰柔之美居多。其二，古代詩詞

中詠月詩甚多，而月亮也經常是一首詩中的主體意象，這類詩的名作可說是不勝

                                                 
36 楊海明：《唐宋詞美學》（江蘇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頁二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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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舉；相對的，詠日詩較少，以太陽為主體意象的詩也較少。其三，詩人偏愛夕

陽之美，對於夕陽美的表現可謂淋漓盡致。謝靈運有句云：「清暉能娛人。」（〈石

壁精舍還湖中作〉）這是欣賞朝陽之美。李商隱有句云：「夕陽無限好。」（〈登樂

遊原詩〉）這是欣賞夕陽之美。相比之下，人們對李商隱的感受更能引起共鳴。 

以夕陽餘暉為主要意象，進而烘托渲染出自然美景的佳作，可說是不乏其

數：「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詩經．王風．君子於役》）描寫了日暮時分，放

牧之人驅趕牛羊歸來的景致；「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王粲〈從軍詩五首〉

之三）「時竟夕澄霧，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謝靈運〈遊南

亭〉）二者皆以落日黃昏的美景作為描述，其中謝靈運句更寫雨後黃昏，天空密

林，澄淨清秀，遠山映著形似半圓的落日，展現一幅恬靜的美景。「餘霞散成綺，

澄江靜如練。」（謝朓〈晚登三山還望京邑〉）描寫紅日西墜，彩霞猶如散開的錦

緞鋪滿天空，澄淨的大江靜靜地流淌，恰如一條潔白的綢帶。水天相映的景象，

寫得色彩鮮麗而又平靜柔和，傳神而又空靈。「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吳均

〈山中雜詩三首〉之一）寫山中竹林茂密青蔥，山風起時，西沉的落日在竹林的

間隙中依稀可見。山居的清靜超脫，詩人的閒適心情，皆刻劃得細緻而傳神。「一

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白居易〈暮江吟〉）寫殘陽照在江面上，江

水呈現出或碧或紅的色彩。欣賞如此美景的詩人，喜悅之情是不言自明的。「樵

人歸白屋，寒日下危峰。」（賈島〈雪晴晚望〉）以夕陽下的雪景入詩，白雪覆蓋

著茅屋，覆蓋著高山。此時，樵人走在歸家的路上，寒日即將西斜，這種冷清的

景色也別有情趣。「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雨立斜陽。」（王禹偁〈村行〉）黃

昏時分，萬壑之中仍聲音喧闐，而與此相對的，卻是幾座山峰靜靜地立在斜陽中，

似默默無語，聲與光、鬧與靜的對比，寫出大自然的無限生機，也寫出了人與大

自然的契合無間。 

不只詩中的斜陽意象豐富鮮明，在《花間集》風土詞中也有許多色調溫潤，

光彩照人的夕照特寫，深深吸引了眾多讀者讚嘆的目光。如李珣〈南鄉子〉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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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折團荷遮晚照。 

 

即以夕陽餘暉下，一群江南游女摘取翠綠荷葉遮陽的嬌羞情態。歐陽炯〈南鄉子〉

之一： 

 

日暮江亭春影綠。 

 

寫出傍晚時分，江水與夕照相互輝映的美景。 

 

藤杖枝頭蘆酒滴，鋪葵蓆，荳蔻梢頭趖晚日。（歐陽炯〈南鄉子〉之七） 

 

以採香之人在工作之餘，坐在葵蓆上飲酒歡聚後，酣眠於荳蔻花叢中的率性之

舉。此時傍晚的陽光慢慢地移動著，金黃色的夕照，糝在盛開的荳蔻花叢裡，烘

托出一種既溫馨又浪漫的唯美氣氛，令人心神嚮往。而 

 

岸遠沙平，日斜歸路晚霞明。孔雀自憐金翠尾，臨水，認得行人驚不起。

（歐陽炯〈南鄉子〉之三） 

 

即以夕陽餘暉下，旅人所見的南國美景為主：火紅的落日給天邊的雲層染出明豔

豔、光燦燦的萬朵彩霞。五彩雲霞倒映在波光閃閃的水面，致使棲於溪邊的孔雀

頻展翠尾，顧影自憐。整闋詞所呈現出來的畫面是金碧輝煌、富麗多彩的，令人

產生不敢直視的感覺。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對此評曰：「寫蠻鄉新異景

物，而以妍雅之筆出之。」37與這首詞作情調相仿的，首推孫光憲〈八拍蠻〉： 

 

                                                 
37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頁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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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尾拖金線長，怕人飛起入丁香。越女沙頭爭拾翠，相呼歸去背斜陽。 

 

背景同樣是日落黃昏的水邊沙渚上，身著斑斕羽翽的孔雀，正拖著燦爛如金線的

尾屏，展現優雅的身姿。此時有一群女子走來，受驚嚇的孔雀倉惶避入丁香花叢

中，留下「越女沙頭爭拾翠」的生動場景。此時背對著即將西下的太陽，每個女

子的背上都披滿金黃色的夕陽餘暉，一幅絢麗多彩的南國風情畫，深深地撼動人

心。除此之外，在孫光憲的其他風土詞作裡還有許多豐富的斜陽意象： 

 

斜暉，遠汀鸂鶒飛。（〈河傳〉之四） 

 

寫黃昏的沙汀，水鳥振翅而飛的美景。 

 

紅日欲沉西，煙中遙解觿。（〈菩薩蠻〉之四） 

 

以西沉的紅日為背景，為一對因即將分離而解佩相贈的情人營造出淡淡的傷感。

至於： 

 

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竹枝〉之一） 

 

描寫夕陽西沉，暮色茫茫的江邊，歌女以殘食餵養漫天飛舞的烏鴉，形成一幕十

分有趣的畫面，同時也透露出人與動物之間的親密關係。 

而張泌〈浣溪沙〉之九則以黃昏的市景入詞，在《花間集》風土詞中可說是

獨樹一幟： 

 

飲散黃昏人草草，醉容無語立門前。馬嘶塵烘一街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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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冬天欲雪的東門小市為場景，一名喝得酩酊的醉客，步履蹣跚，走出酒肆，此

時馬兒嘶叫著奔馳過街前，揚起一陣塵煙！黃昏的街頭特寫，使人感受到：熱鬧

過後，喧囂一天的街市，一切又復歸於闃寂，而傍晚的黃暈與滿天飛揚的塵土，

一種目眩神迷的微醺之感油然而生。 

詞人之所以對斜陽情有獨鍾，一般而言，是因為夕陽色彩鮮豔、輪廓分明且

光線柔和，它的餘暉使天空的雲朵絢爛多姿。無論是在春夏或秋冬，斜陽與高山

峻嶺、江河湖海、茂林修竹、村莊墟落、花草飛禽等，都能構成多采多姿的畫面，

令人可以從中領受這種短暫即逝的美好景致。 

二、船之意象  

船，可說是人類的一大發明創造。它可行於江、河、湖、海，也可行於溪流

水塘。有了舟楫之利，人類得以拓展生活空間，除了發展生產、豐富生活之外，

亦促進人與人之間密切的聯繫交往。 

我國古代造船術的發展起步於原始社會的新石器時代，最早的船只有竹筏和

獨木舟。將幾根木頭捆札起來即製成筏。而獨木舟的造法是選一根大樹幹，留下

挖空的部分，在其餘表面上塗上濕泥，以火燒烤待挖部分，再用石斧將燒焦部分

挖去，經過多次反覆加工，之後造出了獨木舟。至於木板船的製造，則始於商代。

38船有大、小之分，有渡船、遊船、漁船、釣船、行船、戰船⋯⋯之別，然而無

論如何，在詩人筆下，都有極富韻致的的表現。以韋應物〈滁州西澗〉而言：「獨

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詩中有

春雨、綠樹、小鳥、小舟等物象，而小舟是詩人用以深化意象的畫龍點睛之筆，

藉此呈現出一股深沉幽靜的靜謐之美。山野澗邊，有綠樹幽草，有黃鸝鳴叫；黃

昏時分，春雨瀟瀟，潮水上漲，渡口無人，只有一條空空蕩蕩的渡船橫在河邊。

                                                 
38 參見吳力：《詩林探美》（貴州人民出版社，二○○○年），頁七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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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反映出詩人的心情是恬靜閒適的，但也蘊含了淡淡的愁緒。 

《花間集》風土詞多以南方風物入詞，江南水鄉的勞動方式、交通工具都必

須藉由舟楫來活動，因此風土詞作中「船」的意象可說是豐富多樣。以李珣的〈南

鄉子〉為例： 

 

蘭棹舉，水紋開，競攜藤籠採蓮來。（之二） 

 

歸路近，扣舷歌，採珍珠處水風多。（之三） 

 

記述了採蓮女、採珠女以蘭舟為工具的勞動方式。又 

 

乘彩舫，過蓮塘，棹歌驚起睡鴛鴦。（之四） 

 

避暑信船輕浪裡。（之五） 

 

沙月靜，水煙輕，芰荷香裡夜船行。（之七） 

 

詞中的人物皆以悠閒的心情，乘著裝飾華美的遊船，或遊賞、或避暑、或夜遊，

充滿了輕鬆歡愉的氣氛。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棹碧灣中。⋯⋯纜卻扁舟篷底睡。（之六） 

 

以釣翁駕著釣船的愜意形象入詞，流溢出一種任真自得的生活情調。而 

 

漁市散，渡船稀，⋯⋯行客待潮天欲暮。（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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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行客於日暮之際，春浦待船的愁苦心情為寫照，冷清寂寥的渡船於此浮現出

鮮明的意象。 

歐陽炯〈南鄉子〉也有多首詞作以船的意象入詞，如： 

 

畫舸停橈，槿花籬外竹橫橋。（之二） 

 

洞口誰家？木蘭船繫木蘭花。（之四） 

 

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兩岸人家微雨後⋯⋯（之六） 

 

皆以遊船的意象入詞，將旅人於炎方異域的所見所聞，真實地呈現出來。而 

 

島上陰陰秋雨色，蘆花撲，數隻漁船何處宿？（之八） 

 

則以秋雨江邊的漁船為主要意象，瀰漫著一股幽渺迷茫的情調，與「日暮鄉關何

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崔顥〈黃鶴樓〉）所流露的情調相同。 

毛文錫〈應天長〉： 

 

平江波暖鴛鴦語，兩兩釣船歸極浦。蘆洲一夜風和雨，飛起淺沙翹雪鷺。  

漁燈明遠渚，蘭棹今宵何處？羅袂從風輕舉，愁殺採蓮女。 

 

即以採蓮女子眼中之景來作為情感的抒發，其中遠方水面上三三兩兩的釣船，與

成雙成對的鴛鴦構成一種特殊的意象，也藉以象徵採蓮女子與情郎的歡愛之情。

下片的焦點仍然專注於漁舟上的昏黃漁火，牽掛著離別後船隻的停靠處？況周頤

《餐櫻廡詞話》：「毛文錫〈應天長〉云：『漁燈明遠渚，蘭棹今宵何處？』柳屯

田〈雨霖鈴〉云：『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毛詞簡直而情景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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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但能歌柳詞耳。知者亦不易，誠哉是言。」39整首詞以漁船的意象來暗指女

子的心上人所在，濃厚的離愁別緒溢於言表。 

皇甫松的二首〈採蓮子〉也有船的意象： 

 

晚來弄水船頭濕（之一） 

 

船動湖光灩灩秋（之二） 

 

皆以採蓮女子所乘的船入詞，勾勒出蓮塘勞動時的活潑景致。和凝〈春光好〉： 

 

蘋葉軟，杏花明，畫船輕。雙浴鴛鴦出綠汀，棹歌聲。 

 

以輕鬆的筆觸，鮮明的色澤，描繪出一幅充滿江南情調的春水泛舟圖。在明媚春

光下，乘著裝飾美麗的畫船出遊，悠揚悅耳的棹歌聲，與綠水洗浴的鴛鴦，突顯

出乘船遊賞者的輕鬆心情與浪漫情懷。 

又以遠鏡頭的方式來描寫船的概括意象者，亦所在多有： 

 

蠻歌荳蔻北人愁，浦雨杉風野艇秋。（皇甫松〈浪淘沙〉） 

 

門外往來祈賽客，翩翩帆落天涯。（張泌〈河瀆神〉） 

 

燕歸帆盡水茫茫。（薛昭蘊〈浣溪沙〉之一） 

 

皆以開闊的自然之景，綴以一葉小舟，營造出一種蒼茫幽渺的特殊意象。 

                                                 
39 見李冰若：《花間集評注》，頁一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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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之意象  

在接觸《花間集》風土詞作後，如同乘舟遊蕩於水鄉澤國那樣，隨處都可以

見到水和以水為中心的景致（意象群）。這是因為《花間集》風土詞作有地域性

的共同特質，所以作品中所敘述的景物多以南國風物為主，而南方歷來以「水村

山郭酒旗風」40聞名，因此在許多詞人的風土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水」的

意象，所以「水」可說是南方地貌的主要特點，昔人就曾用「杏花春雨江南」41

來加以形容。以生於江南的皇甫松而言，其作品中就有密集的「水」的意象： 

 

晚來弄水船頭濕。（〈採蓮子〉之一） 

 

船動湖光灩灩秋。（〈採蓮子〉之二） 

 

寒沙細細入江流。（〈浪淘沙〉） 

 

此類意象的重複運用，使其詞自然而然地顯現出柔美的風貌，且帶有濃厚的江南

情味。同樣的，在李珣的九首風土詞作中，「水」的意象也一再地的出現： 

 

蘭棹舉，水紋開。（〈南鄉子〉之二） 

 

以蓮塘水池為主，這時船槳划動，激起無數的水紋，營造出一種輕快流暢的感覺； 

 

歸路近，扣絃歌，採珍珠處水風多。（〈南鄉子〉之三） 

 

                                                 
40 杜牧〈江南春〉 
41 見（元）虞集〈風入松〉：「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為報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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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採珠之水域為主，暗喻工作環境風浪之大，危機潛伏； 

 

夾岸荔枝紅蘸水。（〈南鄉子〉之五） 

 

以兩岸滿樹的火紅荔枝與碧綠如玉的溪水，渲染出熱烈的氣氛，而荔枝蘸水則又

顯出一份別樣的嫻靜與幽雅，更加增添出清新自然的風味。 

 

雲帶雨，浪迎風，釣翁回棹碧灣中。（〈南鄉子〉之六） 

 

因天候不佳，釣翁回到碧綠的水灣中躲避風雨巨浪，此時的「碧灣」呈現出一種

安全、值得依靠的特殊意象。 

 

沙月靜，水煙輕，芰荷香裡夜船行。（〈南鄉子〉之七） 

 

以夜晚氤氳水氣，一片如煙似霧的朦朧夜景為主要意象，綴以悠閒出遊的船隻，

在花香瀰漫的氣氛中，夜遊之趣令人心領神受。 

 

騎象背人先過水。（〈南鄉子〉之十） 

 

描寫南國懷春女子，騎乘著大象涉水而過的特殊景象，可想而知，大象拙重的步

履，踏在水面上濺起水花無數的有趣畫面，充分洋溢出濃厚的異域風情。總之，

「水」的意象在李氏詞中是屢見不鮮的，然而展現出來的意象，因背景不同，人

物有異，自然產生千變萬化的面貌，與耐人尋味的逸趣。 

春水盪漾，碧波千頃，這種柔媚的自然景致，歷來受到不少詩人的青睞，如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白居易〈憶江南〉之一）以江花之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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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水之綠相映照，呈現出強烈的色彩感；「山桃花紅滿上頭，蜀江春水拍江流」

（劉禹錫〈竹枝〉）以艷紅的桃花烘托碧綠的春水，其中「拍」字增添了聽覺的

效果；「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則以夜

晚的春江與明月相映成趣的美景為陳述主題。在《花間集》風土詞中也有不少「春

水」的意象，如： 

 

日暮江亭春影綠，鴛鴦浴，水遠山長看不足。（歐陽炯〈南鄉子〉之一） 

 

以碧綠的春水、戲水的鴛鴦、夕照、遠山共同交織出一個雖繁複卻又充滿美感的

意象； 

 

菰葉長，水葒開，門外春波漲綠。（孫光憲〈風流子〉之一） 

 

以屋前的碧綠溪水為主要意象，充滿了動態感，其中更點綴著岸邊生意盎然的菰

葉與盛開的水葒花，鄉居的野趣由此盡收眼底。 

 

門前春水白蘋花，岸上無人小艇斜。（孫光憲〈竹枝〉之一） 

 

呈現出一幅靜謐的圖景，點點白蘋疏落有致地浮現在碧綠的春水上，岸邊的無人

小艇隨波輕蕩，一股悠閒自適的情調流溢在字裡行間。 

四、其他  

《花間集》風土詞中，也有不少「雨」的意象，如： 

 

送春浦，愁聽猩猩啼瘴雨。（李珣〈南鄉子〉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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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漁市已散，人影稀疏的津浦邊，在淅淅瀝瀝的暮春細雨中，聽到岸邊猩猩的啼

聲，引起了淒然的愁旅之念，雨和悲哀連結在一起，使得作品染上了濃郁的感傷

情調。春雨固然使人愁悶，秋雨亦令人產生淒清迷茫之感： 

 

紅蓼渡頭秋正雨，印沙鷗跡自成行。（薛昭蘊〈浣溪沙〉之一） 

 

蠻歌荳蔻北人愁，浦雨杉風野艇秋。（皇甫松〈浪淘沙〉） 

 

島上陰陰秋雨色，蘆花撲，數隻漁船何處宿？（歐陽炯〈南鄉子〉之八） 

 

皆以秋雨的意象入詞，在涼意襲人心頭的秋季裡，無邊無際的秋雨，更加深詞人

內心的蒼茫與迷惘。 

另外，在風土詞中也出現多次「酒」的意象，不同於陶淵明「引壺觴以自酌」

式的以酒陶情，也不像李白的「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式的瀟灑曠

達。從李珣〈南鄉子〉： 

 

綠酒一卮紅上面。（之二） 

 

傾綠蟻，泛紅螺。（之五） 

 

春酒香熟鱸魚美。（之六） 

 

與歐陽炯〈南鄉子〉之七： 

 

藤杖枝頭蘆酒滴。 

 

詞中「酒」所表現出來的意象皆是歡愉輕鬆的聚會氣氛，也顯現出怡然自適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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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情趣。 

在欣賞《花間集》風土詞之際，一股清新宜人的馨香迎面而來。這種「香」

的意象與宮廷閨帷中的軟嫩濃香有異。在詞人眼中的江南圖景是槿籬竹橋、嫩草

如煙、鴛鴦戲水、漁舟笑顧⋯⋯，置身在此，除了極盡視覺的美感，在嗅覺上也

有另一種享受，即作品中洋溢著一股清香氣息，令人心曠神怡。如： 

 

菡萏香連十頃陂。（皇甫松〈採蓮子〉之一） 

 

越嶺寒枝香自坼，冷豔奇芳堪惜。（和凝〈望梅花〉） 

 

翡翠鵁鶄，白蘋香裡小沙汀。（歐陽炯〈南鄉子〉之八） 

 

整鬟飄袖野風香。（薛昭蘊〈浣溪沙〉之一） 

 

渚風江草又清香。（薛昭蘊〈浣溪沙〉之八） 

 

芰荷香裡夜船行。（李珣〈南鄉子〉之七） 

 

生長在大自然中的芳草佳木，讓南方的空氣中瀰漫著花香、草香，令人情不自禁

地深深呼吸，細細品味。這種「香」的意象，伴隨著詞人的目光忽隱忽現，無論

如何，在面對著奼紫嫣紅的花卉、蒼翠欲滴的草木同時，讀者彷彿早已嗅到蘊含

其中的馨香之氣。 


